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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黄润华先生 

一生缘  一世情——深切怀念挚友黄润华先生 

 史金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听到黄润华先生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我们二人从年轻时相识，已有半个世纪的学术

交往，虽不在一个单位，但关系过从甚密，已成相知相交的挚友。回忆与黄先生交往的情景，

历历在目，音容笑貌，宛如昨日。黄先生待人以诚的品质，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对业务

精益求精的追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接待 

 

50 多年前的 1972 年，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从“干校”返京。当时还

在“运动”之中，明令禁止搞业务。在其后“运动”稍松之际，我想利用当时的空闲时机，

开始搜集西夏资料并做研究工作。国内西夏文资料主要藏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那时到北京图书馆看书需要有参加“批林批孔”介绍信。我找本所“军宣队”开了参加“批

林批孔”的介绍信，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办理看书手续。顺利入馆后，我来到存藏西夏文文

献的善本部民族语文组，接待我的便是黄润华同志。经交谈我才知道，黄润华也是中央民族

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毕业，与我是同系校友。我提出要看西夏文文献，黄润华很

了解民族文字古籍的重要性，为我打开方便之门。 

那时北京图书馆已将西夏文文献归入善本书籍，阅览很严格，我一人单独在一小房间里

阅览，阅览文献时轻拿轻放，记录只能使用铅笔，不能用钢笔。记得黄润华同志第一次取西

夏文文献时，我翘首期待。只见他提来一个有泛黄包皮的包袱，打开包袱皮后，见到多册黄

色牛皮纸包皮的书册，再打开后，眼前一亮，终于见到了期待已久的西夏文古籍。这些装帧

考究、古色古香的民族文化遗存，散发着古代文化的魅力，使我领略神奇，感到震撼。 

  

图 1  层层包裹的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古籍 图 2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古籍 

在近 3 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早晨从西郊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内）赶往北京图书

馆，“潜伏”于斗室内，徜徉于西夏文古书的氤氲之中，不失时机地整理这批珍贵古籍。黄

润华先生不断来照看我，提供饮水。我将馆藏 120 余部西夏文佛教文献全部阅览登录，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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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抄录了部分资料，最后还将我最看重的有关西夏佛教史的重要部分，即一些西夏文佛

经的序、跋、发愿文、题款等，通过黄润华先生申请拍摄成 23 张照片。这些文献记载了西

夏承续中原王朝翻译佛经的史实，西夏国师白法信、白智光等从西夏景宗朝至崇宗朝，将汉

文大藏经译成 3000 多卷西夏文佛经。这些重要资料为国内外所仅有。其中西夏文《现在贤

劫千佛名经》前的西夏译经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译经图，上有西夏文标明主译者、助

译者和亲临译场的皇帝、皇太后的名字。1979 年我以此珍贵资料撰写了《〈西夏译经图解〉》，

发表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的《文献》第一辑（创刊号）上。此后又发表了《〈过去庄严劫千佛

名经>发愿文译证〉》《〈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等论文，构架出西夏佛教史主体框架，为

此后我撰写《西夏佛教史略》一书打下了基础。 

 

图 3  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前的西夏译经图 

黄润华先生在特殊时代热情接待我这个不合时宜的不速之客，需要有相当的业务眼光和

担当责任的勇气。 

大概这次接待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周叔迦先生、王静如先生整理这批西夏文文献以来

40 多年来又一次有人光顾这批珍贵古籍。而由于这次西夏文文献的重新整理和研介，使馆

藏西夏文文献再次令人瞩目，其中黄润华先生的热情接待功不可没，同时也开启了我们之间

的交往。 

1981 年我再次联系黄先生，想更仔细地重新整理藏于北京图书馆的西夏文文献。黄先

生也认为馆里也应该编一套正规西夏文文献目录。黄先生向馆向领导汇报后，同意由我进行

系统整理。这次是合作性质的工作，黄先生向部里要了一间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民

族语文组一套不全的《大正藏》搬进来供我查找。从 2 月中旬以后，我只要有空就去北京图

书馆整理编目。馆藏西夏文佛经分为 8 包，共 113 卷，另有残页两张，卷轴一个。此次整理，

先把现藏文献与周叔迦目录作核对，发现有所增减。整理中发现有些佛经页面残损脱落，前

后颠倒，次序紊乱，而经文页面又没有页码，需要将经文译为汉文，再对照汉文佛经，才能

排定顺序。此次整理核对出西夏文所缺部分的起止字句，并估算出所缺页数，对周叔迦目录

中的缺误作了补正。此次整理工作结束后，我和黄先生合作写了一篇《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

佛经整理记》，发表在 1985 年第 4 期的《文献》杂志上，为这次整理作了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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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2 年，我又在此目录基础上与国家图书馆的王菡、全桂花、林世田等同志再

次对馆藏西夏文文献进行整理，对文献细部进行考察、核对，包括书耳处的书名简称、书口

等处的刻工姓名等都一一作了登录，成为一个详尽的目录，刊登在《国家图书馆学刊增刊》

西夏研究专号上。 

 

二、为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成立和发展做出贡献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热烈气氛中，学术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一些学术领域在老专家的带领下酝酿成立群众性学术组织。当时全国尚没有一个实体单位从

事中国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的综合教学和研究，各地各文种专家处于分散研究状态。一些文

种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些年轻的学者崭露头角，需要有一个总揽全部民族古文字研

究的学术组织，以开展国内外交流。1979 年在天津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包括季羡林先生在

内的 20 多位老专家发表了一份加强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研究、成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的倡议书，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翁独健先生是发表倡议书的老专家之一，当时是我们中国

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来在民族研究所召开了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座谈会，一些

老专家和部分中青年专家与会，研究筹备成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事宜。黄润华先生也是

当时中青年骨干之一。会议决定成立研究会的筹备工作由民族研究所承担，负责联系工作的

是照纳斯图先生和我。当时的中青年专家还有耿世民、王尧、张公瑾、黄振华、道布、黄润

华、于宝林等。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于 1980 年 8 月在承德市召开了民族古文字学术研讨会，

并成立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老专家傅懋勣先生被推选为会长，我任秘书长，黄润华先

生作为会议筹备班子成员，根据分工做了大量组织工作，会上被推举为副秘书长。 

 

图 4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合影，二排左五为黄润华先生 

会后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和国家民委文化司在民族文化宫

举办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黄润华先生积极参加筹备，主要操持展品的选择和联系各

部门供展文献。北京图书馆是民族文字古籍存藏大户，保存的民族古籍文种多，数量大，质

量好，当为此次展览的重要支撑部门。黄润华先生既是北京图书馆民族语文组的负责人，又

是此次展览的筹备骨干，一身二任的身份使他忙碌不已。北京图书馆借展了多种精彩的民族

文字古籍原件，为展览增色很多。黄先生对此次展览筹划奔忙，做出了突出贡献。 

展览用近千件展品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的概况，展示了丰富的民族古文字

文献，宣传了进行此学科研究的重要意义。展览会展出了佉卢字、焉耆一龟兹文、于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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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西夏文、藏文、傣文、彝文、东巴文、哥巴文、契丹文（大小

字）、女真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满文等近二十种文字的近千件展品，展品中不少

是第一次公开展出的重要文物和文献。为期一个月的展览，参观的观众有 12000 余人次。中

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对这次展览很重视，乌兰夫、赛福鼎、阿沛·阿旺晋美、万里、邓力群

等 10 多位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参观了展览。国外人士对展览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英、法、美、

意、西德、日、荷、加拿大、比利时、奥、泰、捷、澳、爱尔兰等 20 多个国家的外宾和联

合国的官员相继前来参观。这次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的成功展出，使国内外真切地了解到中

国民族古文字文献的丰富多彩和巨大价值，极大地推动了此后的民族古文字研究。黄润华先

生为此付出了辛劳，值得怀念。 

 

图 5  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期间国家领导人乌兰夫同志参观展览，与部分会务人员合影，第

二排左三为乌兰夫同志，第一排右一为黄润华先生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时，将一些古文字研究专家聘为荣誉会员，其中包括北京

师范大学的启功先生。启功先生是著名的书法家，会后我们为研究会成立求启功先生的墨宝。

得知启先生写得后，我与黄润华先生到启功先生家里拜访取墨宝。启先生写了一首七律，赠

给学会。我和黄先生十分高兴，感谢启先生的支持。记得当时我们和多识而幽默的启先生谈

话，先生谈笑风生，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民族古文字研究和组织工作，在不同的阶

段提出推动民族古文字研究的研讨重点、出版古文字研究著述，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使民族古文字研究呈现出全面、系统性发展良好态势。至今研究会已经走过40多年的历程，

在加强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队伍的组织建设、促进会员之间的学术交流、编辑出版研究成果

和学术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的研究。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纂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第一次全面介绍了中国民族

古文字及相关的300多种文献，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傅懋勣会长任主编，黄润华先生

为编委之一，除参与总编之外，还专门负责难度比较大的多文种资料的编写和图片的收集，

圆满地完成了编写任务。 

黄润华先生后来担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副会长，经常参加领导班子会议，并出

席了大部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他在研究会中参与讨论工作，出谋划

策，组织实施，勤勉踏实，贡献良多，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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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参与、推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 

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组织和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字研究逐步展开，影响不断扩大，

对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整理、研究、出版呼声越来越高。这引起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

视。当时国家民委的领导也关注此事，并多方征询意见。1983 年 6 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卧佛

寺召开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座谈会，国家民委副主任伍精华同志主持会议，副主任黄光学、洛

布桑，教育部长周林出席讲话，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也出席讲

话，全国各地代表参会，我和黄润华先生也受邀出席会议。 

 

图6  1983年6月9日中国民族古籍文献座谈会合影，四排左六为黄润华先生 

此前在1981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重要文件，同年12月，

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任组长，由此中国的古籍整理工作出现了繁荣局

面。1982年李一氓同志在《人民日报》撰文，论述中国古籍的重要性。时任民族古文字研究

会副秘书长的黄润华致信李一氓同志，说明民族古籍的重要性。后来，李一氓同志在《人民

日报》再次撰文谈古籍整理工作时，文中有一段专门论述了民族古籍，明确指出：“民族古

籍是我国古籍的一部分”。后来知道李一氓同志对黄润华的这封来信很重视，特地批转到国

家民委。当时国家民委的领导也关注此事，并多方征询意见。可见黄润华先生对民族文字古

籍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的认识深刻，并显示出他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为民族文字古籍

的整理、出版做出了突出贡献。 

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座谈会后，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

数民族古籍的请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工作正式

展开。黄先生受邀参加了此项重要工作，在民族文字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全

国古籍保护工作，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工作也因此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国务院办公厅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是古籍保护工作的

重点之一。在国务院领导下，由10个部委组成全国古籍保护部际联席会议，以文化部牵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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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建立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并成立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黄润华先生被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 

为保证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各省级分中心成立普查队

伍，组织培训工作。过去少数民族地区古籍鉴定和保护工作相对滞后，古籍工作者十分缺乏。

为配合这次古籍大普查，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在多地举办了多次少数民族古籍普查培训班和民

族文字古籍鉴定与保护培训班。2008年10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期民族语文古籍鉴定与保护研

修班，由我和黄先生授课，黄先生重点讲北方民族文字古籍，我重点讲西夏和南方民族文字

古籍。课后学员提出不少问题，我和黄先生分别回答，学习效果很好。 

 

图7  2008年10月第一期民族语文古籍鉴定与保护研修班合影，前排右五为黄润华先生 

当时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评审珍贵古籍，出台《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珍贵古籍名录的

评审分为5个组，其中有“民族语文文献组”，专门负责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评审。我和黄

润华先生被指定为组长和副组长，负责主持“民族语文文献组”评审工作，委员包括十多位

专家。由于黄先生对民族文字古籍的谙熟，往往由我们二人共同主持评审会议。自2008年至

2019年，先后评审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至今以国务院名义发布了六批《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在已出版的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都有少数民族文字珍贵古籍。 

黄先生参加了所有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工作，自始至终精神饱满，兢兢业

业。黄先生对民族文字古籍评审标准把握准确，持论允当，为大家所称道。 

 

图8  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会民族文字古籍组合影，前排右一为黄润华先生 

在进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评审组根据工作实际需

要，制定了《民族文字珍贵古籍入选标准》，以便遴选珍贵古籍。这实际上是初步制定了民

族古籍一二级的标准，国家级珍贵古籍是从符合这个标准的图书中优中选优。2008年12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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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汉文古籍定级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多文种、多类型的特点，召开专

门会议讨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定级标准。 

后来文化部与国家民委确定由中国民族图书馆牵头制定“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定级标

准”。2009年4月在民族文化宫召开会议，起草“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定级标准”，起草人主

要还是参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组的评审委员，其中有黄先生。 

经过多次反复讨论、修改，确定标准并上报。2018年9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

事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提出，由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389）归口，由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

主要起草的国家标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GB/T 36748—2018）由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19年4月1日实施。这一重要标准的公布对指

导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工作更加科学化、法制化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黄润华先

生为此也付出了心血。 

 

图9  2009年9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定级标准论证会参与起草人员合影 

前排左三为黄润华先生 

2010年5月下旬，四川省民委古籍办邀请我和黄润华先生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成

都市对当地的古籍保护工作进行考察、调研。我和黄先生一起到凉山州主管古籍工作的州语

言工作委员会、存藏彝文古籍较为集中的凉山州彝族奴隶制博物馆、美姑县语委、昭觉县语

委以及西南民族大学民族文献中心进行调研。调研中我们看到了不少彝文的珍贵文献，如写

于羊皮上、刻于牛骨上的彝文文献，以及时代较早的纸质文献，同时也看到很多破损严重、

亟待修复、保护的文献。考察时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和黄先生介绍了全国古籍

保护工作的意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和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评审情况，并结合

彝文文献重点介绍了少数民族文字珍贵古籍入选标准和申报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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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2010年史金波、黄润华到四川省凉山州考察彝文古籍，左为黄润华先生 

 

四、合作出版民族文字古籍著作 

 

进入21世纪后，任继愈先生主持筹划编纂一套《中国版本

文化丛书》，共分宋本、元本、明本、清刻本、少数民族古籍版

本、坊刻本、家刻本、插图本、新文学版本等10册，全书由江

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民族文字

古籍》就由黄先生和我承担。这一任务对我们来说，十分艰巨。

首先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字种类繁多，体系各异，可以说没有哪

一位专家能通晓所有中国各民族文字。因此，除去我们熟悉的

民族文字古籍外，其他文种的古籍只能在参考有关同行、同事

的著作的基础上，再做一些版本上的考察和研究。其次，少数

民族文字及其文献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专

门从少数民族古籍版本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还是一个新的尝 

 

图11  《少数民族古籍版

本——民族文字古籍》 

试。少数民族古籍分散在各地，分别存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大学、研究单位，甚至有的

保存在私人手中，还有不少流失海外。我们虽不可能亲见分散在各地的所有民族古籍，但我

们尽可能多地考察各种民族古籍。好在国家图书馆存有多种民族文字古籍，黄润华先生了解

得很深入，有的民族古籍还是黄润华先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搜集入馆的。此书在2002年作为版

本丛书之一出版。 

2001 年 5 月我到北京大学参加一个有关印刷出版的会议，在会上我发言时主要讲了少

数民族文字的印刷出版问题。与会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余敏同志在会后

找我谈话，说他们正在筹划编纂《中国出版通史》，按历史时期分卷编写，希望我能参加，

并承担其中的民族文字古籍出版的编写任务。我考虑后，答应了他的要求，并提出希望与国

家图书馆的黄润华先生合作共同承担此项任务。会后我与黄先生沟通，黄先生欣然同意。 

后成立了《中国出版通史》编委会，我和黄润华先生都被聘为编委。经过多次讨论，全

书体例按历史时期分卷编写，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出版分置于各卷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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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体例编写，给我们带来了挑战。因为不少少数民族文献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缺乏准确

的时间记载，一些少数民族文献本身也没有明显的时代标志。同时我们也想到，按照中国历

史发展的顺序展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出版的风貌，可以统揽各历史时期各种少数民族文

字及其文献的流行使用情况，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字书籍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此

透视当时少数民族文化的时代特征，因此我们接受了这一既有难度、又有特殊意义的任务。 

我和黄先生尽力依据相关文献的记载，对各文种的主要文献进行断代分析，时代不明确

的文献根据文献自身时代特征及相关资料，来确立文献的时代。最后仍难以考订时代的文献，

只能留待以后再进一步探讨。 

《中国出版通史》于 2008 年出版，共分九卷，其中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辽西夏

金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上）、民国卷都有少数民族文字书籍的出版一章。这样就

对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历史做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比较全面地反映全国各地区、多民族、

多文种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重要内容、特点和贡献，这不仅具有重要的注重学术、弘扬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还体现出贯彻、落实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

维护祖国统一的深意。在 2009 年召开的《中国出版通史》发布会上，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此

书编纂的特点之一是，具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整体观点。全面反映各少数民族出版在中

国出版史中的重要作用和伟大贡献及港澳台地区出版事业的发展情况，从而使《中国出版通

史》成为一部完整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通史’。”尽管在各相关卷的作者栏中都没有标识

出我和黄先生的名字，我们仍然为在这部全国性的出版通史中补充了少数民族书籍的出版而

感到劳有所值。 

 
图 12  《中国出版通史》 

后来有的专家希望我们把《中国出版通史》中各卷中我们所写有关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出

版的内容，汇集成一部专著，更有特色，更有价值。我们二人又在此基础上认真钻研，完善

体系，增加内容，提炼观点，形成一部贯通中国各历史时代、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民族古文

字文献的著作。在论述少数民族文献时，我们除介绍、探讨文献的内容和价值外，还着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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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献的作者、文献形成的背景和文献形成的过程。我们认为这些内容不仅对了解具体文献

的产生及其价值有所裨益，对了解当时的民族文化趣向、民族文化的社会需求以及民族之间

的文化交流与影响也会有参考价值。当然这又给我们增加了难度。期间我们请教了很多民族 

古文字专家，完稿后又请专家们审阅，提出意见。最后由中华书局于 2008 年出版，书名采

用了黄先生的意见，定为《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 

此书出版后，有专家著文评论：“这本书以中国的历史脉络为横轴，以少数民族的文字

文献为纵向的坐标点，清晰地梳理了我国古代各个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字文献的使用情况，是

一部反映我国古代历代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专著，学术价值极高。……书中详实的资料，新 

颖的视角，清晰的结构，都让我获益匪浅，感触颇深。” 

此后在开展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中，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的少数民族古籍普查培训班和民族文字古籍鉴定与保护

培训班时，黄先生和我合作的《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

探幽》成为学员学习的主要参考书。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我考虑应该对

中国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研究做出回顾和总结。我想这个

任务还需要我和老搭档黄润华先生合作完成。我和黄先生

沟通后，他表示完全同意。我先起草文稿，后黄润华先生

做了修改和重要补充。此文以《开拓创新，成就辉煌——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70 年》为题发表在《民族语文》2020

年第 4 期。文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的中国民

族古文字研究做了梳理和归纳，记叙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 

 

图 13  《中国历代民族文字文献

探幽》 

究会的成立并开始建立学科体系，举办大型“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全面、深入开展中国

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研究；概述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建立，开展少

数民族古籍普查，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促进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回忆了近

十多年来开展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列入全国普查范围，评审包括少数民族

文字在内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出版《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启动西藏、新疆古籍保

护专项工作，制定《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标准，进一步推动民族文字古籍的保护和

研究；列举了民族古文字研究大量创新成果，显示在国内外取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最后希

望进一步做好民族古籍普查，深入开展民族古籍的研究，夯实民族古籍的定级工作，为民族

古文字及其文献“活起来”，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做出更大贡献。 

此外，长期以来国外研究西夏文的专家，凡来中国，多要阅览国家图书馆珍藏的西夏文

典籍。如日本的西田龙雄教授，俄罗斯的克恰诺夫、克平教授等来中国访问时，我都负责接

待。他们提出参观国家图书馆文献时，由我开具介绍信与黄先生联系。黄先生则按馆藏规定，

居中联系，依礼热情接待，往往事半功倍，国外专家都很满意。因西田龙雄教授除研究西夏

文外，还研究《华夷译语》，与黄先生业务相通，也有了学术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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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1989 年接待西田龙雄教授（左起：黄润华、孙宏开、西田龙雄、作者） 

近几年因疫情的原因，不便晤面，我和黄先生不断以电话沟通。疫情稍缓，黄先生提出

我什么时候到民族所时，两人见个面（民族所在中央民族大学院内，与黄先生家较近）。但

后来总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今年 7月 13日我受邀到国家图书馆参加《中华医藏》首批图

书发布仪式。我事先向联系我的庄秀芬同志说，我想与黄润华先生见面。会后由古籍保护中

心办公室的郭晶同志陪我到黄先生家拜访。我们一进门看到黄先生身体瘦弱，原来黄先生身

染重病。尽管黄先生谈吐清楚，思维清晰，但已不似当年的风采。我向家属询问了病情，并

请他多保重身体。还给他带去了我的一部近著。黄先生也送我不久前出版的一部沉甸甸的著

作，即他和屈六生先生合著的《满文文献知见录》。回家后我翻看了这部书，感到内容丰富，

对从事满文研究的专家无疑是一部最重要的工具书。10 天后我给黄先生发微信：近几天浏

览您和屈六生先生主编的巨著《满文文献知见录》，内容全面，记录详尽，查找方便，对学

界做出新的、重要贡献！黄先生回复：谢谢史先生的鼓励。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8月 15日收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通知，黄先生于 12日去世。我虽然已知黄先生病重，但

接到这一噩耗仍然悲痛万分！回忆与黄先生的一生交往，与先生在一起时的音容笑貌，不禁

唏嘘。 

黄先生自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兢兢业业，心无旁骛。黄先生一生，聪慧

善学，业务精益求精。他大学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维吾尔语，工作后又主动学习满语文。他

与著名民族语文专家胡振华先生合作研究《高昌馆课》，成绩斐然。他参与汇集满文资料并

从事研究，成果众多。他并非图书馆专业，自到国家图书馆工作后，恶补图书、版本专业知

识，终成专家，后来担任善本部主任，足见其学识之深。 

黄先生对工作认真负责。他无论是在本单位的善本部工作，在馆长办公室工作，还是业

余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工作，都能全力以赴，一丝不苟，不计个人得失。黄先生是一名

共产党员，有 30 多年党龄。他严格要求自己，忠于事业，称得上“优秀”二字。 

黄先生待人以诚。他为人和顺，既有原则，又虔诚热情，十分得体。我和黄先生以工作、

业务相交，已成挚友，既能互相深切理解，密切合作，又平淡如水，纯洁无杂。黄先生十分

尊重老专家，又关心年轻同志。我见他无论是在善本部，还是后来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

大家相处，十分和睦，大家对他也十分尊重。 

黄先生离开了我们，回忆与黄先生的历史交往，音容宛在，记忆犹新。黄先生一生的成

就和优秀品质，都值得我怀念和学习。 

黄润华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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